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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雪、王贤、韩振、贾远琨

　　油污水、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是长江船舶上
的三大类污染物，其中油污水中含有的废矿物
油是危险废物，污染性最大。有专家表示，废矿
物油含有烯烃、苯系物、酚类等多种有毒物质，
1 升废矿物油能污染 100 万升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在沿江多地走访发
现，由于处置能力严重不足，长江船舶上的油污
水成了堵不住的污染隐患——— 有船舶上的油污
水越积越多逼近存量红线，接收单位却“不愿
收，不敢收”，执法部门重罚之下，油污水直排长
江的典型案件还是不时被发现。

船舶油污水成了“烫手山芋”

　　“过去油污水是‘香饽饽’，船舶污染物接收企
业抢着要，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哪里都不想
收。”一位在长江中下游跑运输的船舶负责人说。
　 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多地走访，一些长江
船舶负责人反映，船上存放废矿物油的柜子已
经满了，船舱里的油污水也逼近存量红线，急着
找人接收。
　　据多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负责人和船员
介绍，不愿收，不敢收，是长江船舶油污水面临
的普遍情况。
　　——— 不愿收，越收越亏。“以前有小公司专
门回收油污水，油污水可以卖钱，含油量越高越
值钱。但现在情况变了，每吨油污水处置费用在
3000 元以上，还不算运费和人工费。”长江下游
一位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自己
都有不少油污水存着没处置呢，不敢再收了，收
多少亏多少！”
　　——— 不敢收，怕担刑事风险。废矿物油是危
险废物，一旦接收、转运、处置不当，要承担刑事
犯罪的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规避风险，
一些污染物接收企业干脆不做油污水生意，还有
一些会在油污水接收单上把接收量填成极不合
理的“0.01立方米”，“因数量少，不构成犯罪”。
　　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
晖说，按船检法规要求，主机功率 22kw 以上的
船舶均安装了油水分离设备，实行达标排放，分
离出的废油由接收单位统一转运处置。重庆市
具备废矿物油处置资质的单位仅 10 家，远程
收运服务成本较高，废矿物油无害化处理的成
本也较高，导致船舶废油处置的综合成本高达
8000 元每吨，远远超过成品油价格，如此高昂
的处置费用极大挫伤了船舶、接收单位和处置
单位的积极性。
　　记者乘船在多个长江锚地采访，随着长江
大保护持续推进，沿江各地大力打击船舶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入江的行为，越来越多
船员认识到污染物不能直排长江。但因为高昂
的接收费用，“接收处置太贵，直排长江污染”，
船员面临两难选择。
　　有船员以各种理由表示“船上没有油污水，不
用抽”，也有船员表示“水运本来就不景气，抽一次
油污水这么多钱，抽不起”。在其中一艘船上，记者
还发现了油污水直排的情况，抽水泵和软管直接
深入舱内油污水中，管子上的黑色污油明显。

仅靠严查重罚堵不住油污水直排

　　数据显示，执法部门查获的油污水直排长江
案件依旧不少。在记者采访的一个沿江城市，海事

处一年处罚船舶涉污类案件近百例，其中包括船
舶向水体排放残油、废油，私设雨水收集排放管
道，存在混合油污的雨水直排长江的隐患等。另有
一些典型案件，如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2020年
3月侦破一起船舶偷排油污水案件，这艘船舶的
历任轮机长指使人员偷排油污水，通过购买接收

单、虚填吨位等掩饰偷排行为。
　　长江水系 14 省市有近 12 万艘内河货
运船舶，在接收处置环节尚未打通的情况下
严查重罚油污水直排，虽然能形成震慑作用，
但并不能堵住船舶油污水污染长江的隐患。
　　——— 油污水接收成本为什么高？有办法降

低吗？据长三角地区一家油污水处置企业的技
术负责人秦经理介绍，油污水的处置费用在全
国分化严重，越是发达地区，价格越高。
　　一方面，处置费用与各地环保要求有关。
例如，在西北地区，处置废矿物油产生的废水
经简单处理后可在原油开采过程中继续使用。

但在沿江地区，处置废矿物油产生的废水和废
渣都要按照高标准再次处置，成本成倍增长。
　　另一方面，处置费用高低与市场竞争是
否充分关系很大。在沿江地区，回收利用油污
水的小公司因环保问题逐步退出，油污水只
能交由大公司处置，本就产能紧俏的大公司
进一步掌握了定价权。
　　在这样的市场关系下，油污水的回收利
用价值常常被低估、被忽视。重庆市交通局副
局长陈永忠说：“对含油量高的油污水进行回
收利用是有收益的，但现在机制还没打通。”
　　——— 油污水处置能力为何严重不足？能
增加吗？记者走访长江沿线多地发现，处置油
污水的企业普遍不多，有的城市只有一家，有
的城市一家都没有，需要跨市处置。
　　武汉市辐射和危险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
理中心主任龚源说，“这类废弃物处置产业在
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吸引力很低、落地很难，因
为要考虑土地价格、对环境的影响、安全距
离，以及废水、废渣再处置等多重问题。”
　　“我们在进入油污水处置行业时发现，很
多地方都说当地审批通过的资质很多，处置
能力已经过剩了，但这只是‘纸面上’的过剩，
实际处置能力还是短缺。有很多拿到了资质
的项目并没有做起来。”秦经理举例说，“我们
调研时发现，有项目设计年产能是 20 万吨，
也获得了相关资质，但其一年的实际处置量
居然才几百吨。”

  打通油污水全过程监管、全链

条处置通道

　　长江里的船舶数量众多，每一艘船都是
一个移动的油污水产生单位，监管上涉及交
通、生态环境、工信等多个部门，监管难度较
大。多位监管部门干部说，船舶是流动的，油
污水应该从哪个地方上岸？该谁管？怎么管？
目前还缺乏全过程、全链条、强有力的监管
机制。
　　“长江黄金水道的特点就是区域性、流动
性。水是流动的，船也是流动的。所以污染防
治工作既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在规
划、建设、管理上尽职尽力，也要建立区域协
调联动的机制。”上海组合港管委会办公室主
任徐国毅说。
　　生态环境部相关干部建议，交通运输、生
态环境、住建等相关部门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建立健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运用信息化手
段加强船舶油污水运输和处置管理。
　　受访人士还建议打通油污水处置利用机
制。在长江沿线各地摸排相关处置企业名单
及实际处置能力，“一盘棋”规划新增处置力
量。同时，完善油污水接收处置相关的基础设
施，降低处置成本。
　　例如，安徽省马鞍山市投资超千万元的
船舶污染物接收站近期投用，船舶接收和码
头接收相互配合。一方面，接收站用接收船对
船舶油污水、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进行免费接
收，通过在岸边建设生活污水连入城市管网、
生活垃圾清洗压缩、油污水预处理等相关设
施，降低处置成本，这部分费用由马鞍山市政
府买单。同时，长江马鞍山段的码头上设有油
污水、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免费接收设施，这
部分污染物的处置费用由码头所在区政府
买单。

长江船舶：越积越多，逼近存量红线  接收企业：收多少亏多少，也不敢收

无处可去，船上的油污水“流动污染”母亲河

本报评论员董雪

　　船舶，被称作长江上“流动的污染”。有媒
体和监管部门多次曝光船员把垃圾丢入长
江、污水直排长江，并发出呼吁：“谁来管管这
些‘流动的污染’？”
　　从环保需求来看，“流动的污染”确实需要
监管。船员生产生活和船舶运行会产生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油污水等污染物。其中，生活污
水的量较大，船舶油污水中含有的废矿物油属
于危险废物，就连看似污染最小的生活垃圾里
也有很多塑料制品，是长江“白色污染”的源头
之一。这些污染物，背靠长江水系十多万艘内
河货运船舶、数十万个船员的庞大底数，无疑
是长江大保护不能忽视的生态隐患。
　　作为运输工具、工作场所，船舶本身对污
染物排放负主体责任，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
对此一直有很强的监管。过去，每艘船都被要
求配备垃圾和油污水接收记录簿，每一次接
收污染物的时间、地点、数量，以及接收单位
的盖章，一笔笔记录在案。现在，船员手机上

装了“船E行”App，监管部门通过这个“电子
版”记录簿在线监管、实时查看。船舶一旦被
发现非法排放污染物、污染物去向不明、记录
不规范等行为，将面临上万元的罚款。
　　但是，长江货船的另一个身份同样值
得关注，他们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运营，一艘
船就是一个在长江上漂泊、谋生的家庭，完
全由这些水上家庭承担污染物处置费用并
不现实。最近两年多来，我们多次乘船在长
江锚地与船员和污染物接收企业交流，长
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很难想象这些水上家庭
一度面临多高的垃圾接收费用——— 接收一
次生活垃圾一两百元，有时候短短一个星
期里交费两三次，抽一次油污水更贵，各地
两百元至四百元不等，如油污水量大，则需
数千元。
　　“水运本来就不景气，这么贵，我们怎么
交得起？”船员的反映中虽然有抱怨成分，但
也的确说明了这些水上家庭的困难。有污染
物接收企业担心，长此以往，不排除一些船员
会为了逃避交费而把污染物排入江里。

　　规范船舶污染物处置，需要监管，更需
要沿江各地和相关部门帮助长江货船打通
污染物处置的各个环节，完善基础设施，降
低接收成本。例如，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置生
活污水的费用每吨只需要几元钱，是高昂
的岸上运输成本，使费用到了船舶和码头
环节剧增。
　　共抓长江大保护，关键还在一个“共”
字。打通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全链条也需要
沿江各地和相关部门同向发力、齐抓共管。
可喜的是，最近一两年，在沿江各地的支持
下，很多码头配备上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和油污水接收设施，免费接收停靠船舶的污
染物；还有地方投资上千万元建设船舶污染
物接收站，通过将生活污水连入城市管网、
清洗压缩生活垃圾等方式降低处置成本。虽
然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各地进度不一、探索
方式不同，还存在有的设施“做样子”不能
用，有的地方没做好费用保障，有的举措对
于实际运行考虑不周等各类问题，但这至少
是个好的开始。

“流动的污染”需要监管，更需要帮助

记者在一艘船上发现油污水直排的情况，图片中可以看到，有一个抽水泵和软管深入舱底油污水。 本报记者董雪摄

本报记者宋瑞、雷琨、张建新

　　 2020 年 11 月，作为首个国家集中带量采
购的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均价从 1.3 万元
左右跳水至 700 元左右，并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新价格。
　　半个多月过去了，患者用上降价后的支架
了吗？手术费用降低了多少？医院服务有没有减
项？有没有出现支架短缺情况……
　　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天津部分医
院，探究“生命的支架”是否真正为更多患者撑
开了“生命之伞”。

“加起来便宜了八九万”

　　 39 岁的海棠正拿着一叠单子在医院中穿
梭奔走，神情略显疲惫，声音依旧清亮，“孩子的
爷爷准备出院啦，我正要去办理出院手续！”
　　 73 岁的张家旺是海棠的公公，2020 年的
最后一天，突然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往天津市第
一中心医院。经过心脏造影检查后，老人被诊断
出心脏冠脉弥漫性钙化，以及血管多处堵塞，医
生建议接受手术治疗。
　　经排队等待，1 月 6 日张家旺住院，随后进
行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在心脏里
安装了 5 个冠脉支架。
　　“手术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公公被推出
来时意识清醒，住院观察了一天之后，第二天就

准备出院了，现在他的心率平稳，恢复得很好。”
海棠说。
　　拿到医院诊疗单，海棠仔仔细细看了三遍，

“600 多元的支架 4 个，700 多元的一个，整个
手术加起来还不到 5 万元！”海棠说，国家的好
政策给她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出八九万元。
　　对于海棠一家来说，这省下来的八九万元，
像是从乌云的缝隙间照进窗来的“一米阳光”。
　　这半年来，海棠经历了太多，“就像在油锅里
涮来涮去。”2020年8月，她的丈夫在外卖送餐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3个月后，脑部患有恶性肿瘤的
婆婆接受了开颅手术，却依旧没抢救过来……
　　“我就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生活慢慢步入正
轨后，钱可以靠努力再挣，明天会更好！”海棠说。

缴费单上“没大数儿”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医师徐
建强发现，现在心梗发病有愈发年轻化的趋势，
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三四十岁的年轻病人。
　　 36 岁的邵女士就是徐建强的患者之一。

“要没这个生命支架，我人就没了。”经过“惊心
动魄”的抢救后，邵女士展开笑颜。
　　徐建强说：“患者被送到医院时，意识逐渐
模糊，身体保持着坐姿，无法平卧。”
　　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邵女士心脏左主干
道急性闭塞，随时有可能出现心跳呼吸暂停。
　　“急救过程中，我们立即使用了主动脉内球

囊反搏泵，维持其心脏供血，在10分钟内快速
开通血管，当我们从屏幕上看到一丝血流，就
觉得有希望了。后来在其心脏左主干道血管
内放入支架后，心脏有血流灌注，患者逐渐恢
复正常。整个急救手术持续了近50分钟。”
　　“推出手术室时，我就清醒了。”邵女士
说。现在，她恢复得不错，夜间胸闷、呼吸困难
等术后常见反应都没有出现。
　　邵女士的爱人坦言，以前就听人说过，做
支架手术挺贵的，所以他本来做好了“舍财救
人”的准备，“但我前两天翻了翻医院的缴费
单，好像也没个大数儿啊。”
　　徐建强解释道，患者使用的进口冠脉支
架降到了 600 多元。实际上，其他相关医用器
械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球囊反搏泵，原来
价格在 1.8 万元左右，现在降到了约 1.2 万
元，对患者来说是很大的利好。”

医院服务没打折扣

　　记者见到 59 岁的王征时，他边打着点滴
边和病友唠嗑，神情放松，声音洪亮。
　　 1 月 8 日，王征突发心梗，经过心脏造影
检查，被判断为心脏主动脉堵塞，13 日，他便
接受了手术。
　　“医生将我手腕处局部麻醉后，我的大脑
意识还很清醒，当心脏植入冠脉支架后，我马
上就感觉到‘松了一口气’，心里一紧的感觉

瞬间就没有了。”王征说。手术过程中，医生手
法娴熟，仅用半小时就完成了手术。
　　王征的心脏里植入了一个进口冠脉支
架，花费 700 多元。“原来这一个支架就超过
1.5 万元，现在虽然价格便宜了，支架质量、医
院服务却一点儿没打折扣。术后，医生每天都
会来查房，护士定期为我量血糖、测血压，我
们老百姓受益很大！”
　　在王征看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

（PCI）在过去就是很大的手术了，但现在，
“这手术也变得很‘亲民’，一般有需要的老百
姓都能做得起。”
　　王征隔壁床的大爷来自天津市武清区的
农村，刚出院不久。“老爷子跟我说，这手术原
本算下来要花五六万元，现在加上诊疗费、住
院费等才花了 2 万元左右，农村医保还能再
报销不少，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王征说。
　　王征的病友里还有位 75 岁的大爷，10
多年前曾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当时
用了 2 个冠脉支架花费 10 万元。前段时间大
爷感觉有些心颤，便趁着冠脉支架降价，再次
来到医院检查。

没有出现冠脉支架短缺情况

　　选在冠脉支架降价后，再择期手术的冠
心病患者不算少。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脏
科主任医师卢成志说，该院心脏科 2020 年

全年共完成 1500 多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
术（PCI），而近期新价格落地后，科里的日均
手术量超过 20 台，相较去年有所增加。
　　据设在天津的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统计，今年 1
月 1 日以来，跌入千元以内的冠脉支架已落
地北京、天津、湖南、山西、新疆（含兵团）等
27个省区市。
　　“中标的 10 个产品中，我们医院有 6
种，基本都是我们医院平时就在用的，国产和
进口都有。这批集采支架都是临床使用比较
成熟的产品，基本能满足临床需求。”卢成志
说，医院也提前做好了冠脉支架储备工作，充
分保障近期手术的顺利开展，没有出现冠脉
支架短缺情况。
　　针对患者最关心的支架质量问题，联采办
主任、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张铁军说，药
监部门还会对冠脉支架的生产、流通、使用进
行全周期质量监管，每一个冠脉支架都有标识
码，从生产到使用都能全程进行追溯和监管。
　　近期，联采办开发上线了冠脉支架产能
和库存填报和更新功能，方便及时了解中选
产品库存情况，进行短缺预判。同时，依托国
家组织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联采办分批
次从中选企业、联盟省份医保局和各医疗机
构三个维度进行了执行准备情况摸底，也着
手进行使用情况调研，确保中选结果在全国
平稳执行。

支架“跳水价”执行半个多月，质量打折没？医院缺货不？


